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謝敏嫻

人生在線
張君燕

過了臘八就是年
進入臘月，凜

冽的空氣中融入一
絲歡快的味道，人
們行色匆忙，卻掩
飾不住臉上興奮的
表情，似乎在醞釀
着一件大事。到了
臘月初八，秘密藏

不住了：人們忙着剝蒜製醋，泡臘八
蒜，吃臘八麵、臘八粥。一年一度的
臘八節就這樣來了。

臘八節算是典型的北方節日。究
其原因，一說臘八是上古重要的年終
祭祀日，也是佛祖釋迦牟尼參悟成道
的日子，後來逐漸成為民間節日。而
古代這些慶祝、祭祀主要在北方盛
行。二是飲食風俗的差別，臘八吃的
很多傳統食物，在北方很常見，自然
利於傳播。

吃臘八粥是臘八節的重頭戲，不
可或缺。臘八粥，又稱 「七寶五味
粥」 「佛粥」 「大家飯」 等，是一種
由多樣食材熬製而成的粥。臘八粥
的最早文字記載在宋代，南宋吳自
牧《夢粱錄》記載： 「此月八日，
寺院謂之臘八。大剎等寺，俱設五
味粥，名曰臘八粥。」 我國喝臘八粥
的歷史，已有一千年以上。在這一
天，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黎民百姓，
都可以捧着一碗臘八粥，品嘗生活的
甜蜜。

臘八粥講究一個食材豐富，不同
地區的用料可能稍有差別，但基本上
都包含大米、小米、糯米、高粱米、
紫米、薏米等穀類，黃豆、紅豆、綠
豆等豆類，還有紅棗、花生、蓮子、
核桃仁、葡萄乾等乾果。舊時條件有

限，人們準備食材的時候，有時需要
跑幾個商店才能買齊，頗有一種 「東
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
頭，北市買長鞭」 的忙碌之感。與此
同時，看着一袋袋食材，五穀豐登的
殷實感和滿足感也油然而生。

在我們家，祖母有她的 「獨家配
方」 ──加入一些她自己做的柿餅。
深秋，把從柿子樹上摘下來的柿子去
皮、晾曬，然後封箱等待出霜，就大
功告成了。祖母做的柿餅很甜，彷彿
凝聚了天地之精華。 「臘八」 的前一
天晚上，祖母忙碌起來，洗米、泡
果、去棗核、煮紅豆……煮紅豆可是
很關鍵的一步，臘八粥紅潤鮮亮的色
澤全靠它了。紅豆煮開後，祖母依次
下其他食材，然後用濕煤封上火，慢
慢地煨上一晚。第二天一早，等我們
起床時，屋子裏就已經瀰漫着臘八粥
香甜的味道了。

祖母做的臘八粥更像是 「臘八
飯」 ，很是濃稠，幾乎不見湯汁，糯
米浸透了紅豆的顏色，變成了 「紅米
飯」 ，讓人食慾大增。各種食材煮得
軟糯，口感極其綿密，要仔細分辨，
才能辨別清楚。其實無需辨別，好吃
就是王道。祖母每每特意煮上一大
鍋，她說吃剩的八寶粥可以保存起來
連吃幾天，有 「年年有餘」 的好兆
頭。當然更重要的是可以滿足我們饞
了一年的腸胃。

在北方鄉下，有 「小孩小孩你別
饞，過了臘八就是年」 之說，臘八一
過，意味着拉開了過年的序幕。祭灶
過小年、掃房子、磨豆腐、蒸年饃、
殺年豬……一年中最忙碌、最喜慶、
最團圓的一段時光就要來了。

人與事
馬瑩瑩

在澳門，我偶
爾會遇到一些奇妙
的邂逅。比如那個
風和日麗的中午，
我拎着一本樂譜，
其中一曲《瑩》正
是余光中先生的
詩。午餐時，我發

現余先生竟就坐在我旁邊。這時詩人
身形瘦小卻目光如炬，不知道多年
後，他的 「鄉愁」 是否依舊？有人說
「鄉愁」 是讀澳門文學的鑰匙，但我
大概是一個例外。來到澳門後，我便
自然而然地融入了這座充滿文化氣息
的小城，享受在這裏的時光，看着大
海並漫步在每個小山丘上。這一方面
是因為家鄉近在咫尺，另一方面則得
益於國家的高速發展，讓回家變得不
再那麼困難。

說起音樂遇到文學，不得不提賈
梅士，這名傳說中來過澳門的 「單眼
佬」 詩人。因為當時的鋼琴老師蔡崇
力先生鼓勵我創作一部中葡文化結合
的音樂作品，我便常常到圖書館翻閱
了賈梅士的詩歌，到白鴿巢公園傳說
中他在那裏寫作的山洞看看。賈梅士
經歷曲折，多情，充滿理想，勇敢地
航行在大海中……經過張維民、姚風

等翻譯家的工作，我讀懂了一些《十
四行詩》，並把它們創作成純音樂或
藝術歌曲，還嘗試用十四行詩的形式
創作了幾首與賈梅士對話的詩……這
是一個十分有趣的過程。

賈梅士誕辰五百年之際，《致賈
梅士》有幸獲邀前往葡萄牙出演，看
到賈梅士稿被珍藏的手稿，感受着文
學的魅力在時空中的遠遠流傳……當
時有五十多個國家研究賈梅士的人齊
聚一堂，我是唯一的中國代表，演出
結束的時候，有觀眾跟我說，當聽到
《當天鵝預感到》的時候落淚了，很
優美，很感人，向我握手並感謝我的
到來……他們說沒有想到賈梅士的詩
用中文演唱居然這樣動聽……音樂和
文學都是無國界的，它們在人們心中
流淌，這讓我感觸萬分。

在澳門，我推開了一扇文化大
門，在這片充滿活力與歷史的土地
上，不斷開拓文化的邊界，找到了心
靈的歸屬。澳門這座獨一無二的城
市，以其豐富的文化底蘊和開放的胸
懷，教會了我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
人。隨着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的
喜慶，我不禁展望未來，期待着這座
城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以其獨
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世界的目光。

推開一扇文化的大門（下）

克拉拉的奶酪

閒話煙雨
白頭翁

高郵不大，貓眼似的；古來曾是個驛
站，像枚貼在傳書送信上的郵票，才有了高
郵。高郵出了汪曾祺，汪曾祺寫了兩篇小
說，其一為《受戒》，其二為《大淖記
事》。

當時正在大學讀書，《受戒》發表在
《北京文學》一九八○年第十期上，記得中
文系的期刊室裏登記借閱的名冊已滿滿記了
三頁紙。期刊發行的郵局裏貼着一張 「告示
紙」 ，上寫《受戒》賣完了。有人在下面寫
上 「何時再來？再賣？」 後面竟有三排重
重的驚嘆號和問號。課餘飯後，同學們不
經意地就談論起荸薺庵，說起那群青青頭
皮的小和尚，聊起小明子受戒；說起那聰
明俊俏的小英子，談起小明子和小英子那
純潔、真摯、透明的愛情。一時間貼在留
言板上的評論像群蝶飛舞，圍觀的同學興
趣比上課還大。那時候就有個念頭，有朝一
日去汪曾祺老家逛逛，也進進那座荸薺庵，
看看廟前門柱上那副對子還在不在？考證考
證是誰的手筆： 「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
提」 。

那時候，一些七七、七八級大學生開
始研究汪曾祺，要求開汪曾祺的選修課。第
二年一九八一年，汪曾祺的另一篇大作《大

淖記事》又如 「一夜春風」 ，一夜竄紅。只
舉一例：汪曾祺講他家鄉大淖發生的一件日
常小事，說大淖邊上有個老頭，被媳婦們說
他老沒正經。有一回，叔公見賣餃麵的挑着
擔子，敲着竹梆走來，他又來勁了，對着那
群媳婦們喊 「你們敢不敢到淖裏洗個澡？
敢，我一人輸你們兩碗餃麵！」 「真的！」
媳婦們異口同聲 「好！」 脫了衣服跳進淖裏
撲通撲通洗了一會兒，爬上岸就大聲喊叫
「下麵！」 真是神來之筆，神仙之境。不去
汪曾祺老家高郵逛逛，吃上兩碗餃麵，似乎
就對不起《大淖記事》。我是下定決心去
了，這決心一下五十年。

說實在的，當年看《大淖記事》時，
淖字不認識，只念半邊的卓，有同學還隨口
解釋，汪曾祺老家的淖，為何叫卓，為何加
上三點水，水之卓然也。講解得還有枝有葉
的。連初中教過汪曾祺國文的張先生也曾問
過汪曾祺：你這個淖字是怎麼考證出來的？
汪曾祺自己講他考證淖還真有段經歷。他後
來到了張家口壩上，才恍然大悟，張家口壩
上人把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統統叫 「淖
兒」 ，原來這是蒙語， 「大淖」 是一半漢
語，一半蒙古語。

汪曾祺對學問一絲不苟。他在《大淖

記事》中寫的一段 「十一子」 小錫匠和巧雲
的愛情故事，太純情，太動人了， 「十一
子」 被打得半死，巧雲把一碗尿碱湯灌進了
「十一子」 的喉嚨。那該是一種什麼苦澀的
滋味？不知為什麼，巧雲自己也嘗了一口。
下面這句話是汪曾祺親口講過的： 「這是我
原來沒有想到的，只是寫到那裏，出於感情
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寫出這句話，寫這一句
時，我流了眼淚。」 什麼叫傳神之筆？什麼
叫真摯的愛情？不去大淖逛逛，怎麼對得起
那篇 「記事」 ？對得起汪曾祺的深情？

五十年方得圓夢。
高郵最亮眼的是南門大街館驛巷的盂

城驛。一座高聳巍峨的古盂城城樓，每層
窗、每道門都刻着蒼勁古樸的對聯，懸掛
着 「古驛重光」 的橫匾。我們趕到時正值
飯點，就找汪曾祺寫得讓人神往的餃麵
館。找到了汪曾祺兒時住過的東大街，那
裏有一家挨着一家的客棧、茶館、飯店。
高郵人的清閒從早茶就開始，汪曾祺在
《八千歲》中寫道：這裏的店舖照例由店
裏的先生或東家作陪，有客人照例早上要請
上茶館，上茶館是喝茶吃包子、蒸餃、燒
麥。一般都是叫一籠 「雜花色」 ，即各樣包
點都有，陪客的照例只吃三隻，喝茶，其餘

的都是客人吃。這有個名堂叫作 「一壺三
點」 。

穿過窰巷口，走過楊家巷，小街古
巷，我們終於找到一家離大淖不遠的餃麵
館，餃麵端上來，真有一股撲鼻的香氣，
似乎能感覺到老店老傳統。先用勺喝一口
湯，果然鮮香潤滑，高郵的餃麵和北京的
餛飩不一樣，老闆說這湯是鮮湯，是昨天
早晨剛從大淖中打上來的鮮魚熬的魚湯。
滴的是鴨油。老闆還說，來高郵旅遊的
人，大都是因為汪曾祺先生而來，汪先生
最早就在他店裏吃過餃麵喝過酒。他指着
店堂一根老柱上挑着的一幅鑲在鏡框中的
字說，汪曾祺先生親筆寫的，我們忙抬頭
看，果然，那鏡框中的橫批有七個字 「幾生
修得來高郵」 ，後面還真署着汪曾祺的大
名。

這倒讓我想起件往事。在西安一家羊
肉泡饃館吃飯時，看見大堂上掛着一幅賈平
凹寫的四個大字：鼓鼓而歌。一問方知，有
一次賈平凹帶朋友來店裏吃羊肉泡，吃完結
賬時，老闆貴賤不收錢，最後抬出文房四
寶，請賈平凹留下墨寶。後見到賈平凹無意
中說起此事，老賈笑一笑說人家寫得比我
好。我說完，大家都笑了。

高
郵
之
夢
（
上
）

越來越被尼
德蘭繪畫所吸引
的一個重要原
因，是其接地氣
的內容。

歐洲文藝復
興，提倡以人為
本且強調人性。
輝煌的意大利文
藝復興，尤其是

「盛期三傑」 的畫中人有一種 「神落
凡塵」 的姿態。梵蒂岡天主教廷的掌
權讓繪畫始終以宗教題材作品為主。
但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北方文藝復興的
低地國家尤其是尼德蘭地區時，會發
現信奉加爾文宗新教的尼德蘭人更專
注於生活本身，所有的風俗習慣都被
繪入畫中，以至於在此興起的風俗畫
和靜物畫都綻放出了世俗的煙火氣。
在這片土壤上，食色性也比早登極樂
更切合實際。

餐桌文化，是尼德蘭人的重中之
重。回想一下，達．芬奇傳世經典
《最後的晚餐》桌上是沒有飯的對
吧？對於尼德蘭人而言，這簡直難以
置信。無論是哈里斯群像中民兵團的
聚會盛宴、揚．斯蒂恩畫中混亂不堪
的家庭餐桌，還是維米爾筆下在靜謐
廚房中專注倒牛奶的女僕，全都離不
開 「幹飯」 。不過呢，如今的荷蘭和
比利時實在算不上美食天堂，起碼比
起十六至十七世紀的 「華麗靜物」
（Pronkstilleven）和 「膳食靜物」
（Maaltijdstilleven）畫中的饕餮可
謂天差地別；但有一樣荷蘭美食至今
經久不衰，且和數百年前的畫中賣相
一致，那就是奶酪。

漫步阿姆斯特丹老城，偶遇一家
奶酪店。店內五顏六色、如車輪般大
小的荷蘭第一 「高達」 （Gouda）奶
酪碼放的整齊程度足以治癒強迫症，
瞬間把我吸引進店。不同顏色的貼紙
代表着奶酪的各色風味，為了便於顧
客購買，店家還提供現場品嘗和不同
尺寸的售賣。身為奶酪愛好者的我在
店內就如同《貓和老鼠》動畫中的傑
瑞般 「如魚得水」 ，好不快活。當
然，在忙着試吃各類口味的同時，那
一排排摞得齊整的高達奶酪，總令我

喚起對海牙莫里茨皇家美術館中一幅
奶酪靜物畫的回憶。

驚艷的《有奶酪、杏仁和椒鹽脆
餅的靜物》出自十七世紀尼德蘭女畫
家克拉拉．皮特絲（Clara Peeters）
之手。身為最早的食物靜物畫家之
一、且引領了整個十七世紀荷蘭黃金
時代 「餐食靜物」 風潮的女藝術家，
我們卻遺憾地對她所知甚少。僅記載
有受洗日、卒年不詳；儘管一六○二
年起安特衛普市的聖盧克畫家行會就
已允許女性入會，但她的名字竟從未
出現在會員簿上……事實上，世人對
她的了解還要得益於其畫作上的簽
名，比如她在此作下方的銀色雕花刀
柄上以篆刻的方式 「簽」 下了芳名。
很難想像，當她於一六一五年完成這
幅逼真得令人拍案叫絕的 「餐食靜
物」 時，將在阿姆斯特丹叱咤風雲的
倫勃朗才年方九歲。然而，哪怕是巔
峰倫勃朗，也沒畫出過如此以假亂真
的大塊厚切圓奶酪。

兩次到訪海牙莫里茨皇家美術
館，均在克拉拉這幅小畫前駐足良
久。此時的她應處而立之年，對於物
體質感的精確描摹卻已入化境。不
過，無論是畫中的明青花瓷盤、盤中
的杏仁和果脯、盛酒的威尼斯玻璃杯

和旁邊的陶酒壺、還是刻有簽名的雕
花餐刀，似乎都不如那幾塊形狀各
異、摞在盤中的各色奶酪更加吸睛。
從最大的半圓形高達，楔形的艾達姆
（Edam）到最小的六邊形羊奶酪，
奶製品的亞光質感、切割後留有氣孔
的紋理，甚至奶酪邊緣的質變和少量
霉菌斑點都被克拉拉以以假亂真的筆
觸勾勒下來。觀者甚至能從畫中隔空
「品味」 到奶酪緊實且富有彈性的口
感。 「一招鮮吃遍天」 的最高境界，
想必就是盯着畫作便能唇齒留香吧。

事實上，克拉拉此作已可被視為
「華麗靜物」 的雛形，畢竟畫中既有
珍貴的舶來工藝品，還有多種展現本
民族自豪感的奶酪可供選擇。然而，
富足的食物也伴隨着因暴飲暴食而鋪
張浪費的警示。在奶酪盤的頂部，放
着一盤搖搖欲墜的切片黃油，其表面
的條形紋理交代了鋸齒狀的刀具。在
荷蘭有句廣為人知的俗語： 「奶製品
加奶製品是魔鬼的傑作」 ，意指麵包
上塗了黃油再抹奶酪就太奢了。有趣
的是，在陶罐的錫製蓋子上透過反光
依稀可見一位頭戴白帽的女士面孔，
克拉拉巧妙地以鏡像的方式將自己繪
入畫中。面對眼前桌上這頓豐盛的乳
酪餐食，難道女畫家試圖以此為鑒？

市井萬象

祈願

藝象尼德蘭
王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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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尊七
米高 「祈願」 造型
的米老鼠充氣雕塑
亮相香港尖沙咀碼
頭，在新年伊始為
市民與遊客送上祝
福。

中新社

▲克拉拉．皮特絲（Clara Peeters）《有奶酪、杏仁和椒鹽脆餅的
靜物》。 作者供圖


